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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章    挖角

     正像仪和洋行大班凯塞克说的那样，商人欢迎战争的消息。战争，就像鼓风机，席

地吹捲，把繁荣，空前的繁荣，刮向上海租界的每一个角落。租界好比一个少年，一夜之

间迎风抖擞，长大成人，向四处伸展拳脚。

      租界的实际疆域迅速向西扩张，临近静安寺和徐家汇，却远远不够容纳同时出现的

人口膨胀，就像少年的身体不断撑破新衣服的尺寸。数十万来自长江三角洲的华人难民，

带来了谋生的技能，资金，和生存空间的需求。地价如搭上春风的风筝，扶摇直上。各大

洋行，乃至外交使团，都拼命搜索手头能支配的土地，既为了不错过出租攒钱的良机，也

为了避免出现华人大量流落街头挤垮租界的危局。仪和洋行将刚买下的赛马场关闭，英国

领事馆拆倒馆外的围墙，腾出空地，全部出租。在这些应急的空地上，大大小小的建筑商，

包工头，日夜不停地开工。根据不同租客的财力，廉价旅馆，简易板房，芦席棚户，如雨

后春笋，遍地而起。前线的战火阻碍了周边的米，棉，柴，顺畅地流入上海，却为从海上后春笋，遍地而起。前线的战火阻碍了周边的米，棉，柴，顺畅地流入上海，却为从海上

运来的洋货打开大门，洋布，洋火，洋蜡烛，洋酒。。。满街满市。在工部局和华人商界

提供的慷慨赏金的吸引下，千百名各国工匠，技师，工程师，雇佣兵，涌来上海，参与修

筑军事工程。以这些新来的淘金者的荷包为目标，咖啡馆，酒吧，番菜馆，推陈出新，通

宵达旦，顾客盈门。

      街道上到处是穿各种军服，佩戴各种徽章，讲各种语言，和各种肤色的军人，标明

他们属于不同的军阶和服役单位。亮闪闪的军刀，擦得乌亮的马靴，马刺碰撞铛铛作响，他们属于不同的军阶和服役单位。亮闪闪的军刀，擦得乌亮的马靴，马刺碰撞铛铛作响，

有穿着漂亮的深红色军服的英军小分队，有跟随吹奏黄澄澄军号的号手正步行军的法军队

伍，有戴印度锡克族大兵帽和穿法国朱阿夫轻步兵灯笼裤的常胜军，三三两两草绿色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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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万国商团巡逻队，还有刚换上华人富商捐赠的崭新军服的安徽辫子军。各种军用车马和

军人队伍混杂在一起堵塞交通：拖着野战炮向西行的马车，盖着帆布的军需运输车，驱马

穿梭在车流中匆匆赶路的传令兵，装载伤兵缓行慢驶的救护车，扛着工具排队修工事去的

华人苦力。。。军号声，战鼓声，口令声，吆喝声，车轮声，牲口嘶叫声，汗气，马尿臭，华人苦力。。。军号声，战鼓声，口令声，吆喝声，车轮声，牲口嘶叫声，汗气，马尿臭，

火药味，裹着人马车践起的灰尘，在米字旗，三色旗，万国旗，和黄龙旗的上方荡漾。

    租界像蜂窝，哄哄不休，出入不息。

    和大批像大潮一样涌到上海的华洋人士对冲的是，各种机构的人才荒。工部局巡捕房

要物色巡捕巡逻虹口地区，常胜军要找能开平底小火轮的水手，安徽辫子军要找洋教习演

练洋枪洋炮，英法联军要找能带路的中国通事，领事馆要找会同大清官方打交道的外交官

合组“中外会防局”，工部局要找律师厘清新扩张的租界土地上的产权，各大洋行要找当

地跑街推销洋货，洋兵船要找华人食品供应商。番菜馆要找会讲英文的跑堂。

     寻找人才的捷径是从已经具备这类人才的其他机构去挖角。挖角的手段，形形色色，

归纳起来，无非是优惠的金钱报酬，或快速的升官。但是这种手段未必奏效，因为被挖角

的机构，为了保护人才，提前加薪或升官，先行一步，筑起防火墙，使被挖角的人不再希

罕单纯升点官，发点财。只有在挖角的一方向被挖角的一方，提供留在原机构根本无法实

现的机会时，挖角才会成功。工部局董事会总办皮克伍德就是抱着这样的心态来挖角乔治

高易----邀请青年律师加入工部局。

      邀请是在总办请高易在利查饭店英式早餐时提出的。总办向高易介绍了租界新近取

得的土地：为防御从青浦打来的长毛，租界往西扩界近静安寺；以长毛从金山湾迂回到浦

东为理由，租界在争取往东占领黄浦江上围绕外滩码头涨起的滩地。在东西扩界的土地上，

部分是华人私有的土地，部分属于大清的官地。工部局希望通过法律手段，向经手扩界的部分是华人私有的土地，部分属于大清的官地。工部局希望通过法律手段，向经手扩界的

英法领事馆交涉，把这些曾经的大清官地划为租界的官地，归工部局拥有。所以，总办希

望高易能担任工部局董事会首席法务官，地位待遇等同董事会总办，交涉这项几百亩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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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案。

    “总之，工部局首席法务官的位置比你现在江海关的职位，报酬要高得多，地位要

显赫的多。”总办做了一个挥臂向上的手势，充满信心地给游说加上结语。

    “所有总办刚才所说的工作，如果我，作为一个自由开业的律师，可以用订合同的方    “所有总办刚才所说的工作，如果我，作为一个自由开业的律师，可以用订合同的方

式，为工部局效劳，是吗？”

    "没错。但是，你该不会否认，你目前是江海关的五品法务代表，对吗？“

   “我已经向江海关提出辞呈，目前还未正式离开江海关，所以希望总办先生替我保密。”

     总办惊异地看着高易。律师的话讲得很简洁，显然是实话。

     乔治高易是在堂妹夫金登干和江海关总税务司终于谈妥金登干先来中国服务两年，以

后作为大清江海关驻大不列颠办事处主任永久在英国伦敦工作后，正式向总税务司赫德提

出辞呈的。可以想象，赫德一方面对此有多难过，另一方面很欣赏这个青年律师的事业雄

心。十九世纪60年代，有多少英伦青年才俊都盯着远东的机会，他们不甘心在英国本土找

上一份安稳的工作，终老故乡。他们想往的是，来到潜力无穷的远东，赤手空拳，打出一

番天地，然后衣锦还乡。赫德自己就是这么一片雄心状志，登上今天的地位。所以，他能

阻拦高易为了实现自己的报负，离开江海关吗？在英雄识英雄的惺惺相惜中，赫德接受了

高易的辞职，并祝青年律师好运。

    “乔治，首席法务官的报酬比自由开业律师的收入高很多，”总办想最后争取一下。

    ”最初是如此。但是，以后很难说。以上海租界扩张的前景来看，作为自由开业的律

师，既可以合同形式为公家服务，又可以取得包括华人在内的私人顾客的种种委托，两者

不冲突，这样要比当公家的首席法务官，收入的途径要多。“

     总办知道工部局目前不可能提供使乔治放弃开业的更好机会，便像赫德一样，祝他好     总办知道工部局目前不可能提供使乔治放弃开业的更好机会，便像赫德一样，祝他好

运，结束了挖角游说。

    离开礼查饭店后，高易没有穿过威利斯桥返回外滩，而是留在治安大为改善的虹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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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行走向胜仔的餐馆“探花楼”。自从“探花楼”帮助江海关大厨阿南在欢迎英法军官的

盛大宴会上烤制乳猪，大出风头后，阿南和胜仔开始交往。胜仔的流利英文，不久便使他

成了阿南的好友。按照阿南的指点，胜仔将原先一开间的店面扩大一倍，一半仍做传统粤

菜，一半做起时髦的番菜。这时所谓的番菜，其实就是中国化的简单西菜，如火腿煎荷包菜，一半做起时髦的番菜。这时所谓的番菜，其实就是中国化的简单西菜，如火腿煎荷包

蛋，剔除鱼刺的红烧鲳鱼块，金黄油炸的猪排骨，和加了几滴牛奶的鸡丝磨菇汤。最重要

的，不是吃什麽，而是怎么吃。所以，桌上不放筷子，只放刀，叉，瓢，上菜之前先上汤，

上菜时每人一份，各吃各的。这样的改变，使“探花楼”的身家十倍，成了虹口这一带和

洋人打交道的华人，或是希望挤身于和洋人打交道但尚未能和洋人打上交道的华人们的热

门餐厅。当然，这里的主要客人是华人。洋人，除非要跟华人打交道，是不会到这里来消

费的，因为这里连正经的咖啡都没有供应。

        高易挑了一张在角落的餐桌坐下。他闻到了饭菜的香味，但是对这种味道并不很

欢迎，因为刚才皮克伍德在礼查饭店招待他的早餐实在太丰盛了，到现在为止，他的胃里

还没有腾出空间装纳下一餐的食物。他所闻到的是强烈的洋葱搅和酱油的味道。和从前单

独经营粤菜时相比，这家半供应番菜的餐厅，已经很干净了，尽管铺在桌上的白桌布上仍

有沾着棕色的菜汁。

      胜仔十几岁的儿子利仔是这里的跑堂，因为他会说些洋泾浜的英文。高易吩咐利仔，

自己约了一个客人，等客人到了，再点菜。利仔便去后面厨房拿荷兰水，因为胜仔关照过

儿子，凡是洋客人，一律免费招待荷兰水，并且务必要让自己亲自出场客套一番。

      利仔走进厨房的时候，胜仔正在一边剥洋葱，一边和来访的阿南谈论一件很重要的

事情。不知是因为洋葱的辛辣，还是谈话的内容，胜仔边说边擦眼泪。

      ”阿南先生，不是我信不过你。你对小店的照顾是有目共睹的，我胜仔一辈子都感      ”阿南先生，不是我信不过你。你对小店的照顾是有目共睹的，我胜仔一辈子都感

恩戴德。实在是，你刚才提出的事情，牵涉太大，来得太突然，请你给我点时间想想。”

      “我的胜仔老弟，你还要犹豫什麽？我都讲破嘴了，客户由我拉，进货由你办。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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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好的机会，再等，就会被。。。”

       “阿爸，来了一个洋客人，我来拿荷兰水。”利仔走进来，打断长辈的谈话。

       胜仔乘机暂停同阿南的交谈，把荷兰水和一个玻璃杯放在托盘里，跟儿子一起来

到前面的餐厅。午餐的高峰时间未到，餐厅里难得空荡荡的。到前面的餐厅。午餐的高峰时间未到，餐厅里难得空荡荡的。

      “洋大人好，请问如何尊称？”胜仔一面同高易打招呼，一面端上荷兰水。

      ”我姓高易。“

      ”高大人好。请问大人今天是会客，还是自己消遣？有什麽需要，请吩咐。”

      ”我在等一位朋友。“

      ”大人是工部局的吧？“ 胜仔看高易不像个买卖人，却有几分当官的严肃，搭讪着

问。

      ”江海关的。没事的话，你去忙吧。“ 高易对胜仔的这种打探有点不耐烦。

      ”是，大人。“

      回到厨房，胜仔告诉阿南来了一个江海关的洋人。阿南很好奇，一个江海关的洋人

怎么会来”探花楼“这种餐馆呢？他决定去看个明白。

      ”咦，原来是高大人！“ 阿南一眼认出高易。

      乔治对阿南的出现，有点意外。跟所有出席欢迎英法军官盛宴的客人一样，他以为

烤乳猪是阿南的杰作，跟虹口的这家番菜馆无关。他更不晓得，平时阿南在江海关做的中

国菜，其实都是一些三脚猫的中国菜。

      阿南对乔治的出现，却喜出望外。他并不知道乔治已经向江海关递入辞呈。他想利

用苏格兰律师的口才，和江海关五品官的身份，帮助他打动胜仔的固执。

     ”高大人，能否请你帮个大忙？江海关缉私船队要我寻找固定的食品供应商，我想请     ”高大人，能否请你帮个大忙？江海关缉私船队要我寻找固定的食品供应商，我想请

胜仔，这家饭店的老板，做这个供应商。可是，胜仔不愿意放下这里的生意。请高大人开

导胜仔，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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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易一下明白，阿南正在挖角胜仔，要后者离开“探花楼”，和自己合伙经营供应

江海关缉私船队食品的生意。从上海到镇江，江海关有几十膄缉私船，几百号人在江面成

年累月的吃喝，是笔很大的生意。自从和长毛在上海附近开战后，越来越多的洋人军舰到

达上海，对供船食品的需求，和江海关的缉私船，形成竟争。为了确保供应，总税务司决达上海，对供船食品的需求，和江海关的缉私船，形成竟争。为了确保供应，总税务司决

定建立专们服务江海关船队的食品供应渠道。阿南非常想取得这项利益丰润的生意。

          尽管高易即将离开江海关，他还是愿意为这个机构效劳。所以他跟随阿南来到厨房。

这里，即使煮番菜，环境和中式的餐馆厨房没有什麽两样：石灰粉刷的墙，多处驳落；蛀

虫侵蚀的旧桌子，四脚高低不平；砖砌的大灶，油腻渗透的木盖，压着漆黑的铁锅；用蜡

黄半透明的生肉皮箍住的砧板上，搁了一把斧头状的砍刀；灶台上高高低低排列着各种调

味瓶；大灶的一个小孔上，埋着一台沙锅，正在炖牛肉，锅盖縫里，伴随一缕缕蒸汽，冒

出噗哧噗哧的慢煮声和洋葱味。

      矮胖的胜仔看到高易光临，非常惊讶。阿南毕竟是马来亚人，面子大，能请得动洋

大人。他连忙停止剥洋葱，堆起一团笑容，请阿南和高易在发出吱呀作响的竹椅上坐下。

     “胜仔老弟，高大人是江海关的要员，一等学问。很关心我们的生意，请听听他的意

见。”

      胜仔恭敬地点头。

      ”我想先听听胜仔先生的意见。“

      ”高大人，替西洋船做食品供应，原先是我向阿南先生提出来的。我没来上海之前，

在广东珠江一带就做过向西洋船提供食品的生意。那是给两膄船提供食品，加上自己经营

的餐馆，够忙了。到了上海，开始没有摸着门道，就开了这家餐馆，专做广东菜，生意过

得去，但不红火，所以天天在关老爷菩萨面前烧香，求求菩萨保佑发财。后来，菩萨有眼，得去，但不红火，所以天天在关老爷菩萨面前烧香，求求菩萨保佑发财。后来，菩萨有眼，

送来了阿南先生这位贵人，指点我做番菜，生意好得忙不过来。我只求菩萨保佑我生意一

路好下去，我就心满意足了。没想到，今天阿南先生突然来要我放弃餐馆生意，和他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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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起炉灶，去做江海关船队的食品供应。高大人，你想想，餐馆生意这么好，我能扔得下

吗？“

     说罢，胜仔一脸愁肠百结地望着高易。

     ”胜仔先生，你是对做船供食品不再感兴趣，还是心疼扔下餐馆生意？“     ”胜仔先生，你是对做船供食品不再感兴趣，还是心疼扔下餐馆生意？“

     ”心疼扔下餐馆生意。“

     ”你在菩萨面前烧香，有没有心疼烧香的钱？“

     ”没有。“

     ”为什麽？“

     ”烧掉的香是小钱，餐馆赚来的是大钱。我们中国人有句老话，小财不去，大财不来。

就是这个意思。“

     ”扔下餐馆生意，是去小财；做船供食品，是发大财；这跟你烧香求财是一个意思，

对吗？“

     胜仔瞪大眼晴，答不上话来。阿南喜兹兹地看着他，得意非凡。

     ”胜仔先生，我并不清楚你目前的餐馆生意。但是，我敢肯定，每一位上这里的客人

点的菜都是你一道一道烹烧出来的。对吗？所以，你盼望这家餐馆的生意红火是有限度的。

限度就是你一个人，一天之内，除去休息之外，全部时间都用来烧菜所能赚的钱。而现在

你离这个限度还很远，所以，你还有时间在厨房聊天。“

     ”我的生意还没有到达高大人讲的限度。“

     ”有限度的餐馆生意就是小钱。做船供食品生意，没有限度，才是大钱。江海关几十

条船的食品供应仅仅是一个开始，一个免费的试验场。一旦你和阿南先生熟悉了上海四周

的农贸市场，你们就可以建立供应网，向越来越多来到上海的各色近海远洋轮船提供食品，的农贸市场，你们就可以建立供应网，向越来越多来到上海的各色近海远洋轮船提供食品，

船来得越多，你的生意就越大，这是一个前途无量的生意！“

     ”可是，高大人，为什麽当年我在珠江做船供食品，没有到达前途无量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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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因为一来五口通商前的珠江，生意上不能跟今天五口通商后的上海相比。二来，

当时，你仍在经营餐馆，没有全时去做船供食品。时间就是金钱，香烧得不够，所以赚得

也就有限。胜仔先生，不要辜负命运对你的眷顾。你已经受到好运的第一波洗礼，把广东

餐馆改成番菜馆；不要忽视第二波好运的更大洗礼，退辞送上门来的江海关船的大好机会。餐馆改成番菜馆；不要忽视第二波好运的更大洗礼，退辞送上门来的江海关船的大好机会。

记住，在餐馆林立的上海租界，做一辈子餐馆，你会成为一个殷实的小富翁；在方兴未艾

的上海船运界，做十年食品供应，你和阿南会成为坐豪华马车，跟班成群的大班。到时候，

你们别忘了今天我说的这番话。“

     胜仔听着律师滔滔不绝的劝说，愁肠百结的脸渐渐露出笑意。高易知道，他向胜仔展

现了一种留在番菜馆不能实现的机会，只需再下一把劲，就能挖角成功。

    ”胜仔先生如果实在舍不得这家餐馆，可以把这家餐馆租给有能力的人经营，自己保

留餐馆的所有权。这样的话，就可以在最短时间里，改行去做船供食品了。“

     胜仔连连点头，满脸笑容。

     这时，利仔走进厨房，告诉高易，他等待的客人到了。

     高易回到已坐满八成午餐顾客的餐厅。顾客大都是来自各种洋人机构里的中下级华人

雇员。他们有的头戴瓜皮帽，脚穿西式皮鞋；有的在绸长衫外罩一件西装马甲；有的从马

褂里拖出镀银的表链；有的一边抽水烟一边喝荷兰水；有的用叉子把没有切开的炸猪排往

嘴里塞；有的像模像样用刀切开猪排，却嫌味道偏淡，要了一碟洒葱花的酱油，一块一块

沾着吃。

     高易登待的客人是江海关的书办容嘉树。九品官服的容嘉树身材矮小，西装革履的乔

治高易魁梧高大，面对面坐在一起，引来周围一些华人顾客的注意。他们纳闷容嘉树的来

头，但是餐厅里的喧哗使他们听不清餐厅里这对唯一的华洋客人的对话。头，但是餐厅里的喧哗使他们听不清餐厅里这对唯一的华洋客人的对话。

    “高大人，你太客气了，请我吃饭。”

    “容书办，我要离开江海关了。所以请你吃饭，谢谢你这几年对我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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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大人是要调任镇江江海关吗?恭喜高大人！"

    "不,我是要脱离大清江海关。我们先点菜，边吃边聊，好吗？“

    书办点了金必多汤（牛奶鸡丝磨菇汤）和炸猪排，苏格兰律师点了同样的汤和洋葱牛

肉。跑堂利仔又给他们斟上免费的荷兰水。肉。跑堂利仔又给他们斟上免费的荷兰水。

    ”高大人，太意外了。真舍不得你离开。和你一起工作，我学到很多东西。以后恐怕

再也碰不到高大人这样好相处的洋大人了。”书办的嗓音有点咽哑，明亮的双眼泛红。对

于高易要离开的消息，容嘉树除了吃惊，更多伤感。他吃惊，因为他觉得高易在江海关前

途无量，突然要离开，实在不可思议。他伤感，因为他觉得跟高易从上下级渐渐发展成可

以彼此聊些心事的朋友关系，从此要断了。在双向的友情里，他简直有一种被突然抛弃的

感觉。

    ”容书办，你有兴趣跟我继续一起工作吗？“

    ”高大人，我不懂你的意思。“

    ”跟我一起离开江海关。”

    容嘉树仿佛被雷击一般，伤感不翼而飞，呆呆地瞪着高易，瞳孔都扩大了。

    ”是这样的，我离开江海关是要自立门户，去当开业律师。因为来中国之前，我考取

了大不列颠出庭律师资格执照，凭此执照，我可以在行使大英法律的全世界三十几个国家

四分之一人口的地方当律师。律师有两种，一种是替政府或固定的机构服务，领薪水，专

门处理与那家特定机构有关的法律案子；另一种是自己开业当老板，向全社会接案子收取

费用。”

   “高大人，你现在是五品法务官，开业律师是几品？”

   “无品。”   “无品。”

    ”大人，你是要弃官经商？“

    ”对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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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苏格兰律师向九品书办讲述了种种他觉得目前上海租界迫切需要办理，却无律

师出面受理的案子，特别是在同房地产买卖过户有关的手续上，华洋交错，纠纷百出，因

为到目前为止，在上海租界，还没有一家正规的律师事务所为日常的地产交易提供服务。

机会也就在此，自己将开设租界上第一家综合服务的律师事务所，案子会接不完。然后，机会也就在此，自己将开设租界上第一家综合服务的律师事务所，案子会接不完。然后，

他又介绍了律师行业从伦敦到各殖民地，在地球六分之一的土地上，举足轻重的位置。从

伦敦贵族的遗产分配，印度各土邦王公的领地划分，南非钻石矿的产权公证，埃及苏丹的

王位继承，到美利坚合总国的独立宣言，到处都有律师们在台前幕后留下的痕迹。这么一

个了不起的行业，在上海租界兴旺发达，不会有疑问的。

    “我的律师事务所需要一位中文总文案，你有兴趣吗？”

    书办听着律师天南地北举例种种的游说，简直有点头晕目眩。幸好，利仔端来汤和菜，

为书办提供延缓回答律师的时间。像大部分生活在租界的华人一样，容嘉树对洋人的认知

仅停留在衣食住行的差异上，对于洋人在经历基督博爱，文艺复兴，民权宣示，工业革命，

走向世界，几百年来厚积薄发建立起来的开拓精神，知之甚微。作为一个政府机构的文吏，

容嘉树习惯了天天等因奉此，对这种墨守成规的生活没有任何不满。高易要他离开江海关

去私人律师事务所当总文案的建议，就像在封闭的山洞里劈开了一处出口，奇妙的音乐和

五彩的光芒从那里泻入山洞，除非用手捂住眼睛耳朵，想避开也难。

    ”高大人，再过一年，我就要从九品官升为从八品了，我舍不得离开江海关。“ 容

嘉树回答，他选择留在山洞里过宁静的日子。

    ”你知道从八品一年的薪水吗？“

    ”双薪的话，月俸80两。“

    ”来我的事务所当总文案，月俸120两，再加个案奖金。“    ”来我的事务所当总文案，月俸120两，再加个案奖金。“

    高易知道，根据江海关的资薪标准，像容嘉树这样没有大学文凭的华员，每五年考核

一次，成绩通过可以升一级，最高升到正七品，双薪的话，月俸90两。现在，他开出的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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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是容嘉树留在江海关一辈子都不要指望达到的。挖角，就是要向被挖角者提供留在原机

构不能实现的机会。

    ”对不起，高大人，不是钱的问题，我不想离开江海关。“

   ”那么，什麽是问题？“   ”那么，什麽是问题？“

    ”在江海关，那怕才九品，我好歹是个官。到了大人的事务所，跟大人开业，我就成

了商民。”

    “商民有什麽不好？”

    ”士农工商，商是最低一级。如果我弃官就商，家父会觉得我很没有出息。“

    乔治高易像大多数居住在租界的洋人一样，对华人的认知局限在语言和生活习惯的差

别上，对于中华民族在两千多年来以皇权为中心，社会地位以越向皇权靠近就越高贵，越

向皇权疏远就越卑微的等级概念，一无所知。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

背景下，官府是皇权的代表，掌握最大的资源，掌握每个人的生死荣辱。每个人求上进的

标杆必须用他所处的地位和皇权的距离来衡量。所以，最体面的工作就是当官，替皇权打

工。

    高易对容嘉树讲的”士“这个概念，像隔着浓雾看泰姆士河，很模糊。但是，他对华

人的孝道有所瞭解。既然容嘉树顾虑父亲的意见，那么，打通他父亲这一关，就成了促成

容嘉树离开江海关的关键。

    ”容书办，我知道你的想法了。其实，我们律师事务所同别的行业最大的区别就是我

们要经常同政府打交道，有时甚至要代表政府打交道。“

    ”代表政府？“ 书办的眼睛亮了起来。

  ”对，就好比我到目前为止要代表大清江海关这个政府机构，同各国的洋行打交道一模  ”对，就好比我到目前为止要代表大清江海关这个政府机构，同各国的洋行打交道一模

一样“。然后，苏格兰律师向书办解释了西式律师和中国传统讼师的根本不同。因为，西

式律师是现代法制的产物。那么，什麽是现代法制呢？现代法制就是社会契约的具体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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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麽是社会契约？“ 书办接着问。

    ”就是在一个社会里，每一个人都同意遵守的规则和义务，使自己和其他人免受不公

平的待遇。就像下棋，棋手必须遵守下棋的规则才能下好一盘棋。“

    ”这不是和王法一样吗？“    ”这不是和王法一样吗？“

    ”王法是官员为皇帝设计的统治平民的规则。王法的产生没有征得平民的同意，王法

产生后平民必须遵守，王法只适用平民。社会契约是经过平民大众同意后产生的，产生后

每个人，包括皇帝，官吏，平民在内都要遵守。这就是社会契约和王法的区别。由社会契

约产生的具体条文就是现代法律，依据法律治理社会的秩序叫做法制。律师是法制的使用

者，解释者，和守卫者。上海租界推行的就是这种法制。所以，在租界，我们律师事务所

办理的案子跟治理社会秩序息息相关，在律师事务所工作，跟你在大清江海关当官，重要

性不相上下。你能否把这些详情写信告诉你父亲，消除他对你弃官经商的误解？你来我的

事务所一定会发现工作比在江海关要有趣得多！”

    “可是，我现在无法同家父通信。”

    "为什麽？“

    ”家父全家原住绍兴，为躲避长毛，逃到通商口岸宁波，想不到宁波也被长毛占领。

我有他们在宁波的地址，但是现在隔着战场，音讯全无。我真后悔当初没有要家父全家搬

来上海租界。“

     高易记得容嘉树的祖先是因为出版了一本政府不喜欢的书，被政府从安徽贬到浙江，

从此取消考科举的资格。现在，又因为同胞之间的战争，家庭分离，生死不明。为什麽这

个民族总是发生自己人跟自己人过不去的局面呢？容嘉树和他的父亲不能通信，意味着容

嘉树不能征得父亲的同意离开江海关。高易知道“孝”在华人社会里的分量，他对挖角容嘉树不能征得父亲的同意离开江海关。高易知道“孝”在华人社会里的分量，他对挖角容

嘉树的决心却没有动摇，因为他是一个决不轻言放弃的苏格兰人，他的未来的事务所太需

要容嘉树这样的人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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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书办，我很难过听到令尊的处境。有什麽我可以帮忙的地方？“

    "不知高大人认识什麽人能穿越战场带个信吗？“

    ”暂时没有。。。不，让我想想，“ 这时，午餐的高峰时间已过，顾客们相继离开，

餐厅里安静下来。高易望着摆在两人面前因专心谈话吃剩很多的炸猪排和牛肉，饱满的嘴餐厅里安静下来。高易望着摆在两人面前因专心谈话吃剩很多的炸猪排和牛肉，饱满的嘴

唇在笔挺的狮子鼻下微微鼓起嘴角。谈话，从挖角游说转到想法子帮容嘉树恢复家庭联络，

是意外的。原先，高易要向书办展现一个留在江海关不可实现的机会，作为拉拢书办加入

法律事务所的理由；结果，寻找穿越战场传信的门道，成了容嘉树对高易的一种真心的企

盼。高易感到有些压力。

     幸好，他很快找到了答案。

     ”容书办，我认识一个教会的朋友，伦敦差遣会的托玛斯牧师，他是一交游广阔的人，

常胜军和长毛两边都有熟人。。。“

    ”我不信教，“ 容嘉树胆祛地打断说。

    ”不要紧，我亲眼看到过托玛斯牧师帮助佛教徒修复被长毛烧毁的寺庙。他会帮你的，

除非他真的没有办法。今天下午，我就去拜访牧师，把你的需要告诉他。如果，你不介意

的话，请你现在把令尊在宁波的地址告诉我。“

     容嘉树向利仔要来纸和笔，一边写下父亲的姓名和地址，一边听高易约略介绍托玛斯

牧师的差遣会在长江三角洲，包括宁波在内地区的传教活动。这些活动，都是高易从艾玛

那里听来的。但是，高易并没有提到托玛斯牧师通过常胜军建立和长毛在前线互通信使的

事，尽管高易对托玛斯牧师能帮助容嘉树的把握，就是基于牧师和长毛之间的那份通信关

系。

     ”冒昧的问一下，如果托玛斯牧师有能力，你希望牧师把令尊全家接来上海吗？“     ”冒昧的问一下，如果托玛斯牧师有能力，你希望牧师把令尊全家接来上海吗？“

     ”如果能这样，太感谢高大人了。“ 容嘉树的嗓门因感激沙哑起来。”我愿意加入

高大人的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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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这次，轮到高易瞪大蓝色的眼睛，连瞳孔都扩大了。”你还没有征得

令尊的同意呀！“

     ”家父一定会答应的。士为知己者死。“

     苏格兰律师经过一餐午饭的时间，对中国的“士”这个概念，像上速成课一样，有了     苏格兰律师经过一餐午饭的时间，对中国的“士”这个概念，像上速成课一样，有了

非常透彻的瞭解。托玛斯牧师说过，把握中国的读书人，就是把握感化中国大众的钥匙。

那么，开启钥匙的钥匙，就是要和“士”的理念对劲。

     高易接过容嘉树恭恭正正书写的地址，心满意足地结束了午餐。从早晨开始，高易

切身经历了三场挖角，无论是被挖角或挖角，他都感受到租界强劲的脉搏在每个当事者身

上的跳动。

     当乔治高易和容嘉树走出“探花楼“时，沿街兜售《北华捷报》的报童正在高声叫卖

“号外”。高易买了一份，头版上醒目的标题映入眼帘：

     ”常胜军昨日攻克青浦县城！“

    

          


